民事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200号置地投资广场1207-12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88890939L

负责人：雷旭，职务：助理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贞，女，1958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城关街道工农南路西89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强，男，1986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城关街道工农南路西89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胜强，男，198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涡河西路010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彩，女，198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涡河西路010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峰，女，198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城关街道工农南路西89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云婷，女，198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涡阳县城管街道刑北居民组005号。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安徽省涡阳县人民法院（2018）皖1621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认为，若按原审判决观点：“保险公司无法证明保险单上保险期限条款是与投保人协商确定的结果，因此保险单载明内容不作数”，假设这个观点成立，那么保险公司同样无法证明保险单上“保险限额条款”是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限额条款是无效的，应当不限额或者按照投保人单方认为的限额100万或1000万来计算；同理，保险期间1年期也是保险公司单方格式条款，也是无效的，应当不限期或者也按投保人单方认为的10年或者投保了就是保终身来计算。同样，保险单上所有条款都是保险公司负责打印的，都是未协商一致的，都是无效的。因此，中国的保险合同不管是基本条款还是格式条款都由投保人说了算，只要保险公司收了钱，不需要合同条款，一切都要赔，中国的保险是万能保险。这就是上诉人的感受。

一、本案中的保险产品是网络保险，不同于纸质保险单，不应按传统观念臆想投保流程。

互联网信息时代，各行各业包括金融业、保险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网络保险、电子保险、电话保险、无纸化保单等等都是国家大力倡导的产业发展方向，且社会应用相对成熟，不能再按照过去传统思维观念，以不看、不听、不学、不懂的态度甚至偏见的对待金融保险业的发展。

本案中，投保人2010年前后两次在中国太平人寿公司投保传统纸质合同保险；2016年1月在太平养老公司投保网络保险，本案的保险是2017年11月第2次投保相同险种，可见其亦有一定的保险意识和经验。

那么，若亲身体验下网上投保流程，不难发现：电子保单与传统纸质保单相比，电子保险更加便捷、环保、经济，手机或电脑都能操作，个人或者委托他人帮助即可快速自助完成投保流程。

网上投保流程包括：注册、登录、选择所需险种、填写个人信息、填写或选择基本条款、点击确认、投保人声明确认、缴费完成，不再使用或寄送纸质保险单，个人根据需要选择下载、打印，不需要也可以自行截图或随时登陆再下载。在投保流程中，对于保险期间、保险期限、保险金额等这些基本条款都是需要投保人填写或者勾选的必备内容。

上诉人想说：投保人既然选择投保网络保险（电子保单），理应接受网络保险的产品规则，特别是网络保险是通过网页展示所有内容，不能再要求像纸质合同一样，保险公司必须再提供纸质文本加签名，否则即强行认定条款全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2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通过该司法解释也能看出，网络保险通过网页展示内容，具有相同效力。

二、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例如保险责任范围或保险限额，都是提前报备审批后统一适用，投保人只能选择投或者不投，而不能自由协商确定保险责任范围大小或者任意确定保险金额（譬如不选10万/20万/30万，而是要求13.5326万）。

正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特性，保险人一方面受制于产品监管及销售限制，另一方面必须事前做好条款设置，虽然投保人只有YES OR NO的选择权，但不代表投保人选择以后，对投保人不具有效力。因此，对于保险人，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思以及提出权利义务规则的自由；对于投保人，其不接受、不投或改投其他险种或公司，其若接受即不能事后反言对其不生效。

那么，对生效时间于本案中涉及的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期间约定，属于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范围，在订立契约时，保险人无强制义务必须接受投保人的一方提议。对于厘定多少费率、收取多少保费、承保多大责任、如何确定时间、如何确定保险限额等事项，保险人当然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思及自由。不能因为电子保险单是从保险公司网站下载打印而来就想当然认为全是保险公司单方意思，且该单方意思都无效，全部都得由投保人一方自身想法、意图来确定合同内容。

三、保险条款中不是所有的保险条款都是格式条款，不是所有的格式条款都是责任免除条款，更不是所有的格式条款都不产生效力，只有格式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才涉及效力审查问题。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在保险合同中，所称的格式条款，为保单承保险种对应的各类保监会报备条款，而不是保险单正面的内容。保险单正面内容在每一批次险种市场销售时间、销售对象、费率、份额都不一样，并不能由保险人一方提前印刷好一劳永逸，永不变动。

其次，根据《保险法》第17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只有格式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才存提示及明确说明问题，且未尽义务的条款不产生效力问题。而对于非格式条款以及格式条款中普通条款，根本不涉及效力否定审查问题。

四、一方面，关于合同生效时间问题。保险合同为诺成合同，投保人提出要求，保险人经审核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但合同何时生效，合同双方均有权选择，并且可以约定附期限生效。本案中，合同单独约定2018年1月1日生效，具有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3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五、另一方面，关于保险期间问题。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为保险合同必备条款，由合同双方意思自治。

第一，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何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需要根据合同双方的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4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乃保险合同特有、必备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条，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三）保险标的；

（四）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五）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

（六）保险金额；

（七）保险费以及支付办法；

（八）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办法；

（九）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

（十）订立合同的年、月、日。

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约定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

按《保险法学》教材所述，“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开始时间”属于保险合同法定必备条款。保险期间，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一定期间，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持续存在的时间段。对于这个合同必备条款，一审套用格式条款规则且扩大格式规则否定条款效力，实乃保险业界荒诞之事。

六、保险合同为射倖合同，未来是否发生风险以及何时发生风险均是未知数，保险人并不因为保险合同推后生效或者保险期间、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约定在未来的特定时段内而额外获利。同时，还有以下几种特殊背景：
（一）某些意外发生时，往往知晓范围有限，在保险公司知晓前，若立即投保立即生效，则保险产品引发道德风险的弊病凸显；

（二）保险业属于金融强监管行业，险种费率、条款、销售时限、承保数据、理赔数据均有报备监管的要求，往往保险合同何时生效、保险期间何时开始，并非可以由合同一方随心所欲、随意指定。

（三）倘若允许投保人通过事后否认的方式，来主张保险合同出单就生效或者出单就要承担保险责任，则保险制度的金融秩序大乱。倘若允许事后反言，把原先保单载明的时间强行变更为投保时就生效且就开始保险期间，保险期间提前开始是否应当提前结束？若司法权强行要求提前开始又强行提前结束，那么法律依据在哪里？毕竟这不是合同违约金、利息条款，可以由司法权调整合同内容。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在一方面，本案几原审原告均不是保险合同的订立者，其不能证明投保人本人对保险期间、保险合同生效问题具有不同的异议。几原审原告只是法定继承人，无权替代投保人对保险合同进行解读甚至主观臆测。在另一方面，不应当在无法律依据情况下通过不计后果突破平衡的方式轻易否定合同基础条款的效力，这必然造成行业生态的破坏。

特此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此致

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2018年4月25日
